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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
是
在
十
年
以
前
，
一
次
到
北
京
開
會
，
有
朋
友
提
議
，
到
國
家
圖
書
館
開
開
眼
界

。
我
問
：
﹁我
們
外
地
人
，
也
可
以
去
國
家
圖
書
館
嗎
？
﹂
朋
友
答
：
﹁當
然
可
以
。
國
家

圖
書
館
是
全
中
國
的
圖
書
館
，
每
個
人
都
可
以
到
這
裡
借
閱
和
瀏
覽
。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位
於
北
京
市
海
淀
區
白
石
橋
南
長
河
畔
，
紫
竹
院
公
園
北
鄰
。
國
家

圖
書
館
的
主
樓
坐
西
朝
東
，
為
雙
塔
形
高
樓
，
通
體
以
藍
色
為
基
調
，
取
其
用
水
慎
火
之
意

。
主
樓
採
用
雙
重
檐
形
式
，
孔
雀
藍
琉
璃
瓦
大
屋
頂
，
淡
乳
灰
色
的
瓷
磚
外
牆
，
花
崗
岩
基

座
的
石
階
，
再
配
以
漢
白
玉
欄
杆
。
地
上
書
庫
十
九
層
，
地
下
書
庫
三
層
，
書
庫
建
築
面
積

六
萬
平
方
米
，
設
計
藏
書
能
力
二
千
萬
冊
。
裙
樓
分
布
在
主
樓
兩
側
，
並
形
成
兩
個
面
積
甚

大
的
天
井
。
天
井
內
為
花
園
，
形
成
樓
中
有
園
的
獨
特
景
致
。
裙
樓
地
上
五
層
，
地
下
一
層

，
設
有
各
具
特
色
的
閱
覽
室
四
十
六
個
。
其
中
開
架
閱
覽
室
二
十
三
個
，
日
均
可
接
待
讀
者

六
、
七
千
人
次
。
該
建
築
還
曾
被
評
為
﹁八
十
年
代
北
京
十
大
建
築
﹂

榜
首
。一

開
始
，
我
們
想
從
正
門
進
入
，
但
很
快
就
被
保
安
攔
住
。
他
告

訴
我
們
，
辦
理
證
件
和
借
閱
書
報
刊
，
都
得
通
過
南
門
。
南
門
的
右
側

存
包
，
左
側
二
樓
辦
理
證
件
。
首
先
填
一
張
表
，
然
後
到
窗
口
排
隊
。

把
填
的
表
和
身
份
證
遞
上
去
後
，
對
着
攝
像
頭
拍
個
照
，
再
交
一
元
錢

，
就
能
辦
一
張
有
效
期
一
個
月
的
臨
時
借
閱
卡
。
憑
此
卡
，
可
以
到
各

個
閱
覽
室
閱
讀
報
刊
。

我
當
時
的
心
情
，
可
以
用
兩
個
詞
來
形
容
，
一
是
﹁眼
花
繚
亂
﹂

。
長
這
麼
大
，
還
從
沒
有
看
到
過
這
麼
多
的
書
籍
和
報
刊
。
單
說
報
紙

閱
覽
室
，
就
有
兩
個
。
全
國
的
報
紙
，
應
有
盡
有
。
一
排
排
的
報
架
，

不
僅
存
放
着
當
月
的
新
報
，
而
且
陳
列
着
上
月
的

舊
報
。
二
是
﹁如
飢
似
渴
﹂
。
我
穿
梭
於
報
架
和

讀
者
席
之
間
，
不
停
地
換
，
不
停
地
翻
。
旁
邊
一

位
女
士
覺
得
奇
怪
，
輕
輕
地
問
：
﹁你
怎
麼
這
麼

急
呀
？
﹂
我
回
答
：
﹁時
間
太
寶
貴
了
，
能
多
看

一
點
就
多
看
一
點
。
﹂
是
啊
，
常
在
北
京
的
人
，

怎
麼
能
夠
理
解
外
地
人
的
匆
忙
和
渴
望
？

從
那
以
後
，
每
次
到
北
京
，
我
都
要
抓
時
間
去
國
家
圖
書
館
。
後

來
兒
子
大
學
畢
業
後
留
在
北
京
工
作
，
我
去
北
京
的
機
會
就
更
多
了
。

但
國
家
圖
書
館
，
一
直
是
我
百
看
不
厭
的
﹁景
點
﹂
和
屢
試
不
爽
的

﹁電
源
﹂
。
在
這
裡
，
得
到
了
大
量
的
信
息
，
也
激
發
了
太
多
的
靈
感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在
變
，
要
想
使
自
己
寫
出
的
文
章
能
夠
適
應
形
勢

的
新
變
化
，
滿
足
讀
者
的
新
需
求
，
就
得
不
斷
的
﹁充
電
﹂
。

更
令
人
驚
喜
的
是
，
二
○
○
八
年
九
月
九
日
，
國
家
圖
書
館
二
期

新
館
投
入
使
用
。
這
個
新
館
建
在
原
館
北
側
，
總
投
資
十
二
億
元
。
二

期
新
館
開
館
後
，
國
家
圖
書
館
新
增
讀
者
座
位
二
千
九
百
個
，
日
均
接

待
讀
者
能
力
增
加
到
八
千
人
次
。
館
舍
面
積
達
二
十
五
萬
平
方
米
，
成
為
僅
次
於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
莫
斯
科
圖
書
館
的
世
界
第
三
大
圖
書
館
。
國
家
圖
書
館
二
期
工
程
在
設
計
上
體
現

了
以
人
為
本
、
服
務
為
先
的
理
念
。
給
讀
者
的
第
一
印
象
，
就
是
水
平
伸
展
的
體
態
和
簡
約

的
風
格
。
其
巨
型
鋼
結
構
屋
頂
，
宛
如
一
本
﹁書
﹂
，
由
一
個
個
﹁人
﹂
支
撐
於
充
滿
了
濃

重
中
華
文
化
色
彩
的
底
座
之
上
。
一
部
長
二
十
八
米
、
高
十
三
點
四
五
米
的
無
支
撐
扶
梯
，

從
二
樓
直
通
四
樓
，
使
讀
者
上
下
進
出
非
常
方
便
。
而
且
讀
者
從
任
意
的
角
度
，
均
可
欣
賞

其
浩
瀚
的
書
刊
和
古
樸
的
節
奏
。
新
館
的
另
一
個
變
化
是
網
絡
服
務
，
報
刊
閱
覽
室
的
大
屏

幕
熒
屏
，
可
以
讓
我
們
像
電
視
節
目
主
持
人
一
樣
，
隨
意
翻
看
各
種
報
刊
。

只
可
惜
，
我
上
次
辦
的
閱
覽
證
丟
了
，
只
得
再
補
辦
一
張
。
服
務
員
說
，
現
在
的
閱
覽

證
，
是
長
期
有
效
的
。
你
丟
了
，
就
得
再
交
五
元
錢
，
以
示
懲
罰
。

時尚的源頭
在任何一種形態的社

會裡，時尚在它形成的初
始階段，都是處於那種非
主流的位置，都是少數先

行者對大多數社會成員所遵循的傳統生活方
式的一種疏離，這當然是對被公認的規範生
活形態的反叛，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初始
階段的時尚往往會由於和因循守舊的生活理
念格格不入，而遭到口誅筆伐。

但是，打開歷史這本大書細細翻檢，我
們又不難發現，由時尚所展現出來的煥然一
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形態，往往
會在經歷或長或短的歲月磨礪以後，搖身一
變從非主流成長為主流。如此看來，說時尚
乃時代進步之嚆矢、社會發展之先聲，我看
並不為過。

那麼，催生時尚的原動力、也就是時尚
發生的源頭，又在何處呢？我以為是在人的
心中。要知道，求新、求異、求變是人的本
性，除過極少數頑固的抱殘守缺、僵死呆滯
者外，怕是沒有誰會安於一成不變的生活。
但是，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畢竟也是一種強

大的習慣勢力，壓抑着人們求新、求異、求變的願望。正
因為這樣，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形態的棄舊圖新，
就需要初始階段的時尚來開風氣之先。

對初始階段時尚是否寬容，是判斷一個社會文明與否
的重要標準。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在這個方
面的寬容度，已經達到了很高水準，也因此，中國人的生
活才能夠日新又新，充滿希望。

時尚是一種精神消費
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和市場經濟意識的缺失，在

很長時間裡，中國內地人對消費二字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在很多人心目中，似乎創造是一種貢獻，消費是一種罪孽
，而高消費，就更是被打上 「資產階級」的烙印，受到撻
伐。

但事實上，消費不但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須，而且
也是推動整個社會向着更高層面提升的動力。現在，大家
對「擴大內需」的說法耳熟能詳；所謂 「擴大內需」，不就
是鼓勵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多消費、甚至高消費嗎？

當然，物質消費是人類消費的基礎；不過，隨着社會
的不斷富裕，人在消費方面的精神需求，便會越來越強烈
。以服飾為例，最初人們消費它看重的是取暖、蔽體功能
，而現在呢？哪怕是幼兒園的孩童，在穿衣服時最強調的
已經是漂亮和別致。還可以以手袋為例，僅僅着眼於物質
功能，價格幾十元和價格上萬元的手袋可能區別不大，但
在使用者和周圍人們的精神感受中，二者會是一樣的嗎？
我們不可以小視使用普通手袋的人，同樣也不應該敵視使
用時尚手袋的人──只要他的錢是合法所得。

時尚，就是為滿足人的精神消費需求，而形成的一種
文化。設計師、生產商、銷售商，當然還有少數生活理念
前衛、生活條件優越的消費者，他們同心合力地創造了時
尚，為大眾所追慕、所仿效。而一旦時尚演進為一種普羅
生活形態，新的時尚便又會萌生──社會就是在這樣的周
而復始中大步前行。

一個能讓自己的國民在物質和精神這兩個層面的消費
，都達到舒適、滿足境界的國家，一定是一個和諧、美好
的社會。希望中國能向着這樣的社會形態漸行漸近。

柳園在甘肅酒泉市瓜州縣。柳園
最有名的小吃，當推驢肉黃麵。一盤
驢肉黃麵，熱騰騰冒着熱氣。麵是手
工拉麵，細長而爽滑，上面澆一層似
滷汁的東西。極像北京人常吃的打滷
麵。這滷汁內容豐富，刀工講究，切

得極細。豆腐、蘑菇、驢肉、黃蘿蔔、西紅柿切丁，加葱
花少許。顏色就先聲奪人，紅白黃綠黑，秀色宜人。把葱
面和滷汁攪拌均勻，一口下去，鮮香可口。

炒撥疙瘩是類似於撥魚子一樣的麵食，白亮滑溜，真
像一尾尾剛釣上來的小魚。它和肉片同炒，再放些時鮮蔬
菜。這盤炒撥疙瘩，內容實在，具體做法是：把麵加點水
攪成團，然後一點點撥到熱水中，就像魚兒入水。入水後
略煮一下撈出，和肉片及蔬菜同炒，熟了就可以出鍋裝盤
了。

羊肉粉湯則營養豐富，有熱湯可以暖胃，有肉片、粉
絲可以飽腹，屬健康食品。一碗熱騰騰的羊肉粉湯，湯沒
有膻味，滿口留香，鮮而清亮，漂着葱花和香菜。湯裡有
切成薄片的大片羊肉，以及同樣切成薄片的胡蘿蔔片。用
筷子一挑，下面靜靜臥着一團晶瑩透亮的紅薯粉條，爽滑
筋道。

羊肉粉湯是要配着烤餅一起吃的。烤餅兩面烤得金黃
，蠻厚實的。烤餅是涼的，餐館的人拿去放在爐子上烤幾
分鐘，餅就熱得燙手。粉湯就着烤餅吃，別有風味。

甘肅人愛吃土豆，柳園美食中，與土豆相關的菜餚格
外多。剁椒土豆片、東鄉土豆片、回鍋土豆條、酸辣土豆
絲……數不勝數。剁椒土豆片盛在長條盤中，土豆削皮切
成菱形，和粉條、肉片、辣椒同炒，紅黃相間，香鮮美味
，配米飯最好。

天
難
老
人
生
卻
易
老
，
等
待
易
行
而
成
功
難
行
。

生
活
中
的
許
多
人
總
在
冥
冥
之
中
等
待
，
等
待
金
錢
，
等
待
機
遇
，

等
待
成
功
的
大
門
向
他
們
敞
開
。
然
而
等
待
太
久
，
華
髮
已
生
，
歲
月
蹉

跎
，
等
來
的
卻
是
一
無
所
有
。
等
待
而
不
努
力
為
之
奮
鬥
，
理
想
永
遠
都

只
能
是
空
中
樓
閣
，
虛
無
而
又
縹
緲
。

因
此
，
世
上
沒
有
不
勞
而
獲
的
成
就
。
冰
凍
三
尺
，
非
一
日
之
寒
，

等
待
一
世
便
虛
度
一
生
。

沛
公
軍
霸
上
，
項
羽
軍
鴻
門
。
若
沛
公
只
等
着
如
何
均
分
天
下
，
那
沛
公
的
下
場
只
能

是
被
項
羽
所
殺
，
漢
朝
也
無
所
謂
漢
朝
，
歷
史
所
記
載
的
也
許
只
是
項
家
的
朝
代
。
不
願
在

沉
默
中
死
亡
，
就
在
沉
默
中
爆
發
。
鴻
門
宴
上
，
沛
公
竭
力
自
脫
；
霸
上
營
中
，
沛
公
嚴
懲

叛
徒
；
垓
下
戰
役
，
沛
公
勇
戰
項
羽
，
結
果
大
漢
國
立
，
一
統
天
下
二
百
多
年
，
輝
煌
閃
耀

，
永
垂
史
卷
。
不
要
只
知
等
待
，
等
待
只
會
加
速
滅
亡
。

等
待
一
日
，
蹉
跎
一
日
；
等
待
一
世
，
蹉
跎
一
世
。
我
生
待
明
日
，
明
日
復
明
日
，
明

日
何
其
多
？
萬
事
成
蹉
跎
。
世
上
沒
有
等
來
成
功
的
道
理
，
人
生
易
老
，
韶
光
易
逝
，
我
們

怎
能
經
歷
漫
長
的
等
待
呢
？
當
青
春
年
華
盡
失
，
在
恍
恍
惚
惚
中
感
到
一
事
無
成
時
，
是
不

是
有
一
種
負
罪
感
呢
？
當
時
間
滴
答
滴
答
流
走
，
而
自
己
卻
毫
無
所
獲
時
，
是
不
是
有
一
種

無
奈
之
感
呢
？

人
生
短
暫
，
屈
指
可
數
，
怎
麼
經
得
起
我
們
這
般
折
騰
呢
？
等
待
只
會
讓
生
命
這
張
絢

麗
多
彩
的
畫
卷
逐
漸
褪
色
，
最
後
消
融
而
不
留
下
一
絲
痕
跡
，
多
麼
可
悲
啊
！

有
很
多
人
都
是
在
等
待
中
慢
慢
老
去
，
守
株
待
兔
的
老
人
也
許
臨
死
前
才
明
白
才
知
道

悔
恨
，
蝶
蘭
紛
飛
夏
末
至
，
幾
度
花
開
憶
冷
秋
，
期
待
如
夢
莫
非
空
，
但
只
願
朝
朝
暮
暮
。

我
不
是
個
喜
歡
等
待
的
人
，
等
待
是
無
能
的
表
現
，
與
其
坐
享
其
成
，
倒
不
如
自
己
爭
取
。

我
也
等
待
過
，
等
待
神
的
降
臨
，
神
的
眷
戀
，
等
待
着
一
個
個
機
會
，
茫
然
的
徘
徊
，
庸
人

般
的
向
上
天
祈
求
可
以
一
蹴
而
就
，
期
待
着
不
用
付
諸
努
力
就
可
以
換
取
成
功
。
人
生
不
能

只
有
茫
然
的
等
待
，
無
論
起
源
與
終
結
是
以
怎
樣
的
姿
態
去
詮
釋
，
都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
可

是
努
力
過
，
就
會
有
收
穫
，
即
使
只
為
自
己
的
白
紙
上
畫
一
個
圓
圈
，
那
就
不
是
揮
霍
。

等
待
讓
我
們
錯
失
太
多
太
多
，
一
次
次
地
等
待
機
遇
，
而
又
一
次
次
的
與
機
遇
擦
肩
而

過
。
回
眸
往
事
，
我
們
已
錯
過
多
少
機
遇
，
所
以
說
機
遇
的
大
門
總
是
朝
有
準
備
的
人
開
着

，
幸
運
之
神
不
會
降
臨
在
一
個
懶
惰
的
人
身
上
，
唯
有
主
動
地
前
進
，
才
會
與
機
遇
邂
逅
。

比喻人搬往好的住處，人們
常使用喬遷一詞，搬遷新居，通
常是件大喜事，俗謂喬遷之喜。
城市建設迅猛發展的今天，買房
或者租房，喬遷搬家已經司空見
慣，若是想在城市居民中間，找

出一兩個沒有任何搬家經歷的人，恐怕倒是一件很難
的事情了。舊時南京，市面上也有類似今天搬家公司
性質的組合，一些專門承擔搬家活計的出賣力氣的人
，根據業務量的大小，事先談定價錢以後，就由其全
權負責了。但是，他們的業務並不紅火，平民百姓搬
家，為圖節儉，大多還是請些親朋好友，同學、同事
，七手八腳友情相幫。

說到老南京的喬遷習俗，可謂趣味盎然，其中的
繁文縟節還真多，許多慣常做法，還含有較為濃厚的
迷信色彩呢。南京人的搬家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先於
新的居所門前，劈劈啪啪地放它一通天地響和鞭炮，

以圖吉祥。開始搬家了，第一個程序是，選用一根竹
竿，在它的梢部繫上一塊紅布條，首先由其打頭，率
先進入新房，一節一節充斥喜慶的竹子，喻為 「節節
高」。此後，各類傢具、雜物，就可以陸陸續續地往
屋子裡面搬了，但有一點是必須牢牢記取的，在這一
時刻，有一件日常用品，是萬萬不可以明目張膽拿進
屋去的，只能在不招人耳目的情況下悄然進入，它就
是雨傘，因為這個 「傘」字，與那個離散的 「散」字
諧音，是民間最最忌諱的。

待全部傢什都完全就位以後，還要有專人，扛着
木梯，梯子上面放個點燃着熊熊炭火的火盆、萬年青
、以及燒熟的豬大腸、豆腐、鰱子魚、發糕之類的，
討口彩的喜慶菜餚（亦為大功告成後慶賀宴的部分酒
餚），主人緊隨其後，後面再有人拎着馬桶等物件跟
着，於舊居出發，浩浩蕩蕩招搖過市，開進新住所。
此刻門外再次響起鞭炮，俟火盆於廳堂中間放好以後
，便於炭火上拋點松枝助燃，合家相聚，互相祝賀，

親友也上前道喜。此舉寓意 「火龍火馬」，即是搬家
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過火」程序，名副其實地把
「火」種給接了過來，昭示這個家庭能夠世世代代薪

火相傳，永遠興旺發達之意。當然幫忙的人，小費、
紅包是少不了的。

舊時的喬遷，其間還有一個 「潛規則」，就是說
，如果這個搬家者，當初在搬進舊房子的時候未曾
「帶火」入住的話，那麼此次搬遷，房主是絕然不會

允許他 「帶火」，即將火種帶走的。他只能夠勉強在
舊居的屋外，背着人家，悄悄地生火帶走，否則，據
說那房主一家是會遭殃的。

那時候老百姓搬家，也有聘請廚師來家擺宴設席
，酬謝親朋好友的，來賓多以發糕（用麵粉發酵，製
成像面盆大小的圓形甜糕）、香燭，還有對聯、喜幛
、玻璃鏡牌匾等等作為賀禮，也有送禮金或者代金的
。大致情況是，一場搬家宴下來，常常做到收支
兩訖。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著
名學者，我們一家的摯友端木正教授
離開了我們。

端木正伯伯離開我們四年了，從
父輩來說，他是西南聯大（清華大學）
先父的學生，當時父親陳序經是西南

聯大法商學院院長。但是對於我們子女輩來說，端木伯
比我們年長；他的學識之高，我們只有仰望的份兒；再
者：他待人真誠、親切、和藹又平易近人，故被尊稱為
伯，而夫人姜凝由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常來與母親黃素
芬小敘，母親在她有難處時予以關愛，因此我就稱她
為姜阿姨。

赤子之心
端木伯學習十分刻苦勤奮，學識淵博，通曉法、英

、俄三國語言，在法學、歷史、政治等學科造詣很深。
他於一九四八年六月赴巴黎大學，一九五○年取得國際
法博士，一九五一年又獲該校高級研究所畢業文憑。赤
子之心，出於對祖國的忠誠、熱愛，學成毅然回國，廣
州嶺南大學陳序經校長賞識他的才學和人品，即邀請他
到嶺南大學歷政系任代系主任、副教授等職。

一九五二年院校調整後嶺南大學成為中山大學，他
在歷史系與陳寅恪、梁方仲、陳序經（原是院校調整籌
委副主任，結束後就在中大歷史系任研究教授至一九五
六年）等教授同事，他們之間既相互學習、相互切磋，
又在生活中互相關心，結成終身友誼，並延續到子女一
代。

無私奉獻
端木伯一九八○至一九八七年任中山大學法律系教

授兼系主任，他對工作高度負責，建系從師資到圖書資
料都精心籌劃親力親為。他心繫祖國法治大業，對學校
委以的重任無私奉獻，除了培養新一代的法治專業人才
外，還結合實際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及廣州中級人民
法院合作辦培訓班，培養合格的法官，並於一九八七年
創辦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兼任所長。

一九八五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他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起草委員，起草委員會政治制度小組成員，起
草制定《香港基本法》。起草體現 「一國兩制」精神的
法律文件，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先例，而端木伯以他的熱
誠和學識與同事們全力合作，終於在五年時間完成這項

極複雜又艱苦的使命，為香港回歸作出重大貢獻。
端木伯一九八○年起當選為各級人民代表、七屆全

國人大代表，一九九○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他為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長。而他仍不放棄教學工作，每年兩次不
辭勞苦，回廣州中山大學帶研究生，得到其同行與弟子
的尊敬和愛戴。他不僅翻譯了許許多多的法律文章，還
發表多篇論文，主持編寫的《國際法》被教育部指定為
專業自學教材。

一九九三年端木伯又在荷蘭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
任仲裁員，他還肩負了國內外法律學術交流工作。

端木伯曾擔任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國法國史研究
會名譽會長和中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等職務。

綜其一生，他忠誠於祖國教育和法律事業，為國內
外學術交流作出了無私奉獻。

為師作序
一九八九年天津的雲仙妹收到旅美南開老同學黃恩

憐女士來信，他們為老師陳序經遺著捐贈了出版費，妹
妹讓我們從速與香港黃女士及李俠文先生聯繫。還讓我
們考慮九部遺著由誰來作序。經商量我們一致認為，端
木正伯是最全面了解父親、也最有資格為父親的遺著寫
出全面、公正評價的序的學者。

當我們和渝仙把陳序經東南亞古史資料（七部是大
公報印非賣品資料）以及找回的《越南史料初輯》、
《泐史漫筆──西雙版納歷史釋補》，合共九部書稿等
送到中大端木伯家時，得知他正準備調往北京任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長。

在往返南北兩地繁忙的工作與教學中，他不辭勞苦
地為老師遺著作序。就序言一文來說，文字既簡潔又全
面，他認真細緻修改了三次才完成，每一次都是親自抄
寫，還在來信中謙遜地徵求我們的意見。後來九部遺著
由於經費緊缺，因此就先行出版《東南亞古史合集》
（八部），《泐史漫筆》放後出版。因此端木伯的序就
用於兩部分遺著中。當《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
出版時，序中說父親早年提倡 「全盤西化」一句，竟被
改為 「全面學習西方」了。

之後，李俠文與梁燊先生又捐足經費出版《泐史漫
筆──西雙版納歷史釋補》一書，我們為了紀念父親陳
序經九十誕辰，確定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們和渝
仙妹與出版社簽合同時要求：一，序言要按作者原稿排
出；二，為紀念父親陳序經，該書封面書目按原稿筆跡

複印以作紀念；三，書是捐款出版，家屬不要稿費只要
樣書。希望補貼出版出好一些。當《泐史漫筆》出版後
，我們送書給端木伯看時，他非常高興地說： 「非常滿
意」，因為序言刊出的是他的原作。

他的序言評價中肯，後來幾次在有關陳序經的學術
研討會上和學術文章中被不少學者引用，序言對評價陳
序經起了肯定和牽頭作用。

他還是我們和其津弟結婚的見證人。一九五八年八
月一日我們結婚時，父母只請了姜立夫、端木正、王正
憲三位教授夫婦到家聚餐，為我們的結婚作見證人。父
母去世後渝仙妹和周任的婚姻也是他們夫婦與大女兒端
木美促成的。

他對我們猶如父兄般諄諄教導，使我們姊弟多人在
處理家庭問題上求同存異、互相友愛地取得一致。他平
易近人，多次到我們工作的華南師大附中登門訪問渝仙
和我們兩家，九七年我們搬新家後，他和夫人姜凝親自
登門慶賀，送來一套青花茶具。

到國家圖書館􀎠充電􀎡
海 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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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端木正教授 陳穗仙 譚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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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親
每
當
不
開
心
的
時
候
，
就
冥
想
，
或
打
掃
地
方
。
我
不
開

心
的
時
候
，
就
﹁谷
歌
﹂
。
二
○
○
六
年
，
我
在
﹁谷
歌
﹂
中
發
現

，
可
以
不
用
做
手
術
去
關
掉
起
搏
器
。
護
士
、
醫
生
，
甚
至
起
搏
器

的
推
銷
員
都
這
樣
做
過
，
通
常
在
臨
終
病
床
上
。
它
是
個
白
瓷
器
具

，
像
個
電
視
遙
控
器
，
形
狀
似
小
孩
吹
氣
球
的
棒
棒
，
可
以
埋
在
父

親
的
胸
肌
裡
。
只
要
按
幾
個
鍵
，
就
可
以
讓
它
刺
激
心
臟
的
電
脈
放

緩
，
直
至
最
終
失
效
。
據
我
所
知
，
父
親
的
心
臟
很
可
能
不
會
因
而

停
頓
，
而
只
會
按
原
來
的
緩
節
奏
跳
動
。
幸
運
的
話
，
他
的
心
搏
會

停
止
，
他
或
許
會
在
幾
個
星
期
內
、
可
能
在
夢
中
去
世
。
假
若
不
幸

，
他
會
在
各
個
重
要
器
官
都
無
法
得
到
充
足
血
液
供
氧
下
，
痛
苦
纏

綿
幾
個
星
期
。

如
果
我
們
什
麼
都
不
做
，
他
的
起
搏
器
會
繼
續
運
作
若
干
年
，

就
像
迪
士
尼
樂
園
﹁夢
幻
樂
園
﹂
中
巫
師
不
斷
飛
行
的
掃
帚
，
不
知

疲
倦
；
就
算
父
親
癡
呆
得
不
能
說
話
、
不
能
吃
喝
、
不
能
坐
立
，
他

的
心
臟
還
會
跳
動
，
直
到
他
喘
完
最
後
一
口
氣

。
他
給
埋
葬
了
，
起
搏
器
還
會
在
棺
材
裡
給
他

已
死
亡
的
心
臟
傳
送
訊
號
。
假
若
他
被
火
化
，

得
先
從
胸
腔
裡
挖
出
起
搏
器
，
以
防
爆
炸
毀
牆

傷
人
。我

在
網
上
發
現
，
起
搏
器
│
│
有
點
像
呼

吸
器
、
心
臟
去
纖
顫
器
、
輸
養
管
│
│
最
初
是

外
用
、
暫
用
器
械
，
以
助
少
數
病
人
度
過
短
暫

的
醫
療
危
機
。
它
接
着
改
良
為
電
池
驅
動
，
成

為
植
入
的
常
用
器
械
。
老
年
醫
療
保
健
計
劃
一

九
六
六
年
通
過
把
起
搏
器
納
入
保
險
範
圍
後
，

起
搏
器
的
新
市
場
爆
炸
性
擴
張
起
來
。

如
今
，
美
國
每
年
有
四
十
多
萬
人
安
裝
起

搏
器
，
八
成
人
的
年
齡
超

過
六
十
五
歲
。
據
研
究
機

構D
ar tm

ou th
A
t la s

以
老

年
醫
療
保
健
計
劃
的
數
據

分
析
，
每
年
新
安
裝
起
搏

器
的
人
當
中
，
有
近
五
分

之
一
（
即
七
萬
六
千
人
）

年
逾
八
十
歲
。
今
天
安
裝
心
臟
器
械
的
典
型
患

者
，
是
至
少
有
一
種
嚴
重
慢
性
病
的
老
人
。

多
年
來
，
隨
着
技
術
改
進
，
這
些
裝
置
的

電
池
壽
命
延
長
了
，
對
心
臟
病
的
適
用
範
圍
也

擴
大
了
。
據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美
國
心
臟
病
學
院

指
引
，
有
﹁需
要
﹂
或
者
﹁尚
可
適
用
﹂
起
搏

器
的
心
臟
病
況
有
五
十
六
種
，
另
有
三
十
一
種

﹁不
需
要
﹂
使
用
。
到
二
○
○
八
年
，
強
烈
和

一
般
推
薦
使
用
的
病
況
達
到
八
十
八
種
，
加
入

的
大
部
分
屬
於
不
慍
不
火
的
﹁尚
可
使
用
﹂
類

別
。
擴
大
使
用
起
搏
器
，
沒
有
充
分
的
研
究
作

支
持
。
整
體
而
言
，
只
有
百
分
之
五
推
薦
項
目

得
到
一
項
以
上
的
雙
盲
抽
樣
研
究
支
持
，
這
是
以
證
據
作
基
礎
的
醫

療
方
法
的
黃
金
準
則
。
更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八
推
薦
適
用
項
目
是
毫
無

根
據
的
，
靠
的
只
是
﹁專
家
共
識
﹂
。
撰
寫
二
○
○
八
年
指
引
的
十

七
位
心
臟
病
專
家
中
，
有
十
一
位
接
受
心
臟
裝
置
製
造
商
的
資
助
，

或
者
在
接
受
資
助
的
機
構
工
作
。
有
七
位
，
限
於
接
受
資
助
的
規
模

，
只
參
與
撰
寫
指
引
，
無
權
投
票
。

根
據
杜
克
大
學
臨
床
研
究
院
（D

uk e
U

ni v er si ty ' s
C

li nic a l
R

e searc h
I nst itu t e

）
的
心
臟
病
專
家Pier l ug i

T
r i co ci

說
，
幾
乎
所

有
心
臟
病
療
法
的
評
估
都
採
用
這
樣
的
模
式
，
就
是
科
學
研
究
薄
弱

，
業
界
關
聯
強
大
。T

ri coc i

去
年
在
《
美
國
醫
學
協
會
學
報
》

（T
he

J our nal
o f

t h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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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上
述

黃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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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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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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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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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
卡特．巴特勒（Kay Butler） 文 蕭雪樺 譯

私立嶺南大學時期的陳序經夫婦、端木正夫婦和陳
耀真夫婦

站者左起：姜凝（端木正夫人）、陳序經副校長、
黃素芬（陳序經夫人）、端木正先生、毛文書（陳耀真
夫人）、陳耀真教授

（蹲者左起）陳渝仙（陳序經小女）、陳芝昭（陳
耀真三女）、陳一昭（陳耀真四女）


